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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通讯变迁

从书信到短信到微信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

微信、QQ、手机，对于现在即使毕业各奔东西
也能时时聊天的毕业生们来说，通讯联络没有任
何难度，但在此之前，以写信为主的联络方式，曾
经持续了许多年。当年记录好友地址的通信录册
子就像宝贝似的被很多人留存。在那些年代，匆
忙毕业间能留下联络地址已是一件幸运的事，或
许有的同学，真的从此天各一方，见面的机会渺
茫，各自去完成人生中再无交集的轨迹。

对84岁的海中退休教师黄高山来说，1960年
代那个通讯极其不发达的时代，要想跟外地的同
学联系，写信是唯一的办法。

从1960年到1964年，海南、北京，一封封书
信，让黄高山和后来成为妻子的华作了文字的信
徒，思念与爱意充盈着信笺。提笔的那一刻，心里
有思恋；寄信的那一瞬，心中有期待，也有担忧，怕
信件寄丢了。而之后，便是对回信的翘首以盼。
1966年，与华仍保持着书信往来的黄高山在信中
向她求婚了，分离了数载的两个人，在湖南完婚。

时光的指针拨向2000年。手机逐渐成为主要
的通讯工具，短信也逐渐取代书信，成为文字信息的
载体。许多大学生毕业后，不管是平时的联系，还是
逢年过节的问候，更喜欢通过短信发送，乐此不疲。
39岁的马一嘉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她当时会订购包
月短信，但每个月都会超量，一条短信的字数是有限
定的，超出了就算两条，所以她当时还严格控制字数，
当然字数也不能太少，不然觉得挺亏。

“看看现在，把同学们聚在一起太简单了，微信
群里一招呼就行了。”马一嘉说，以前要找到一个失联
许久的同学很不容易，可能找上好几年也找不到。

马一嘉是1999级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生，
毕业那一年正好2003年，赶上了“非典”的特殊时
期，学校考虑学生的安全，取消了毕业典礼，于是，
同学们的联络也一度中断。“我寻找同班同学小郑
好些年，她去了韩国留学，本来留了家里的座机号
码，但后来座机不用了，各自的手机号码也几经变
换，就失联了。”马一嘉说，2003年毕业后，她来到海
南三亚工作，一直尝试着联系小郑，打电话问了一
些同学，他们也没有联系方式。“2013年前后，微信
渐渐风靡起来，我也加了很多大学同学的微信，但
都没有小郑的消息。”马一嘉告诉记者，当时加的好
友中很多人以前都是没多少联系的，都是同学相互
推送的名片。

2016年春节，马一嘉被邀请加入一个微信群，
这个群里不仅有她大学的同班同学，还有整个系
的同年级的同学。她便在群里问了一句，谁有小
郑的联系方式，本来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竟然有
同学给了回复。就这样，她终于和失去联系多年
的小郑取得了联系。

不管是书信、电话、短信亦或是微信，都是不
同时代的表达渠道，无论情深还是意浅，最终也都
成为了人生记忆中的难忘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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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最后一个夏天》《青春
纪念册》《送别》《祝福》《栀子花开》
《回到过去》《同桌的你》……一首首
歌谣承载着有关青春的情愫。“明天
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毕业生们用不同的方式向一段青春
道别，在不同的年代，的确留下了不
同的故事。

冰冰的欢乐毕业季毕竟是少
数，更多的，还是弥漫着丝丝的愁
绪。海南日报记者在与多位被采访
对象交谈后，发现男女大学生对于
毕业离别的思绪，还有些不同。女
大学生们普遍有着细腻的情感，一
遍又一遍地描述着曾经或哭或笑
的毕业记忆，而男大学生们对毕业
季具体干了什么似乎并不是那么
留心。

在海南已工作16年的四川大
学新闻系大学生杨晓波2000年毕
业，她有一个特别聊得来的同宿舍
闺蜜，家在云南西双版纳，毕业离校
的那一天，她送闺蜜好友一起到了

“离别的火车站”，泪水润湿了眼睛，
后来干脆搭上火车，送出了两站地
再返程。杨晓波回忆说，那种分别
的痛苦，几十年后都清晰可见。在
此后的人生工作中，再也没有那般
相送的滋味。相比女大学生的细腻
情思，同于四川高校毕业，西南政法
大学的王唯却告诉记者，毕业季印
象深的，就是那年夏天散伙饭吃了
好多场，吃完了，还去搓了一顿麻
将，这是网游时代到来前男生们的
相聚乐趣，或许，在川蜀大地也是一
道充满特色的毕业餐了。

毕业礼物映射的变迁

“你的泪水饱含故事，你的欢笑
溢出青春，毕业季里一言一行都值
得收藏，前程似锦，万千珍重……”

冰冰偶尔会从卧室的抽屉里，
拿出当年的大学毕业纪念册来翻
看。看看封面，再看看里面好朋友
们的留言，冰冰觉得，那是一个时代
的“标签”。

没错，很多“80后”大学毕业生
都不会忘记，尽管高校不同，但在学
校发放的毕业纪念册里，都是同款
封面，一张大照片，照片里的场景

“规范而有套路”，校长带着教职工
和学生们，款款带风地从远处走来，
一派风华正茂。内页里，除扉页是
学校的简介之外，其余空白，留给毕
业生自己来涂鸦。

泛黄，有些折角，但是现在翻来
依然觉得有趣：“我一定会来看你
的，祝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
学让我们相遇，我们也会携手走向
更好的明天！”……一段段表白，充
满着昂扬的志气。“有些口号式的话
语，恐怕现在再写，也很难下笔了。”
冰冰笑说。

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海南大学生们，毕业时
较少互赠礼品，他们的毕业故事，没
有现在这么热闹，但也少不了歌声
和笑语。在海南工作、毕业于北京
师范大学的“70后”张树鹏还记得，
临毕业前的班级晚会，每个人都准
备了一个节目，大家随机抽，抽到谁
谁就表演。而“60后”的蒙桦，说到
当年的毕业礼物还能笑出声来，那
是学校第一食堂对他们特别好的大
师傅破例提供的酒，很多同学第一
次喝，迅速就醉倒了。

旅琼艺术家程连仲1979年从
浙江美术学院毕业，那时，同学之间
没有值钱的纪念品，大家就给对方
画画，比如素描、速写等，互相留作
纪念。他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是中国
美术领域获得较高成就的学者和画
家。曾于1990年代任中国美院院
长的潘公凯毕业时也给程连仲送了
张画，后来程连仲就把潘公凯送的
画，用按钉钉在了家中的墙上，每每
看到，总能回味起那段难忘的大学
时光。

到了1980年代的毕业季，互赠
毕业册、纪念册、笔记本开始流行了
起来，册子的首页多是同学留下的
励志赠言。追寻1980年代毕业生

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发现，除了
“上大学改变命运”以外，很多1980
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后期成长和为
社会贡献的成绩斐然，主要的原因
之一是30多年来的吃苦、实干以及
面对挫折的坚韧。似乎就像他们当
年曾在毕业册上写下人生、事业的
豪言壮语那样。

19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因为
物质条件所限，赠送的毕业礼品也
是以笔记本为主，但也有相对奢华
的，比如送一支钢笔。1981年毕业
于海南师范大学的吴钦回忆，离别
时分，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干
脆就手捧两个大椰子，为好友践行，
送到秀英港码头，挥手告别。当时
的椰子，价格还不到5角钱。“我们
毕业时的伤感很单纯，只是因为分
别和对踏入社会的忐忑，现在的毕
业生要考虑求职、人生选择，比我们
那时候复杂多了。”吴钦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毕业礼物也
在逐渐演变，到了“80后”“90后”们
毕业季，卡通U盘、DIY毕业册、苔
藓微盆景、多肉植物等等都被当作
礼物派上了用场。而后，许多学校
也开始注重这一环节，纷纷给毕业
生们“定制”礼物。

毕业季，离愁别绪皆故事

纸质的通讯录曾经也是毕业标配。 李丛娇 摄

1979年，海南美术家易武和同学一起外出毕业调研。 徐晗溪 翻拍

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史建蓉提供的1988年同班同学的毕业照，那
个年代男生流行穿喇叭裤。


